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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常说父母是世间最伟大
的人，我亦深以为然。我的双亲，
便是这世上最好的人。写罢《母亲
的情怀》，心头那份沉甸甸的温情，
便催着我提笔写写我的父亲——
一个扎根在儋州市中和镇，用肩膀
扛起生活、用汗水书写担当的朴实
汉子。

在许多家庭或许还弥漫着“男
主外女主内”的气息时，我们家却
有些不同。从我记事起，灶台边、
院落里，忙碌的身影常常是父亲带
着我们几个儿子。母亲则风风火
火地经营着稻谷生意，为生计奔
忙。于是，带孙子的任务落在了爷
爷肩上，在我们家，慈祥的“奶奶”
角色，是爷爷在默默扮演着。

父亲的童年，浸泡在苦涩里。
爷爷在那场浩劫中早早离去，留下
奶奶一人，面对五个嗷嗷待哺的孩
子——三个儿子，两个女儿。生活
的重担压弯了脊梁，万般无奈之
下，奶奶只得将年幼的父亲和最小
的姑姑，送给了中和镇的钟姓亲戚
抚养。父亲是块读书的料，尤其数
学，回回考试都稳坐头名交椅。我
的那点数学天分，想来便是承继于
他。然而，家境的窘迫像一道冰冷
的墙。懂事的父亲，不忍心因自己
的学业再给困顿的家庭增添一丝
负担，初中未毕业，便毅然辍学，一
头扎进了生活的洪流。听二姑说
起那段往事，总叫人鼻尖发酸：半
大的孩子，跟着建筑队做小工，烈
日炙烤下，稚嫩的脊背被晒得通红
脱皮，汗水混着尘土淌过脸颊。生
活的艰辛，就这样过早地烙在了他
单薄的肩膀上。可父亲骨子里有
股韧劲儿，再苦再累，也未曾熄灭
心中对知识的渴望。劳作之余，他
总挤出时间，捧着书本，在昏黄的
灯光下汲取养分。后来，他鼓起勇
气报考了河南省郑州市的空军学
校，那曾是他望向蓝天的一个梦。
奈何，命运的关卡卡在了“政审”这
一环。梦想的翅膀被无情折断，父
亲沉默地接受了现实，认定了这一
生与泥土砖瓦为伴的宿命。

然而，认命不等于认输。父亲
从最底层的水泥小工做起，凭着一
股不服输的钻劲儿和天生的聪慧，
硬是摸透了建筑的门道。他像一
块贪婪的海绵，在实践中自学，不
断打磨提升技艺。汗水浇灌出能
力，渐渐地，父亲不再只是跟着别
人干，他拉起了一支自己的建筑
队。从此，“钟司令”的名号便在中
和镇的街坊邻里间传开了。那是
街坊们对他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
人品的信赖。他为乡亲们盖了大
半辈子的房，一砖一瓦都凝结着他
的心血。小时候，听到别人唤他

“司令”，我小小的胸膛里便胀满了
骄傲——我的父亲，是个顶天立
地、了不起的人！

或许正是这份刻在骨子里的
聪慧和主见，遗传给了我，也成了
我们父子间时而“火花四溅”的缘
由。对社会现象、家庭琐事，我们
常有各自执拗的见解，争论起来，
常是各执一词，难分高下。然而，
无论观念如何碰撞，我心底始终无
比清晰地知道：父母，尤其是父亲，
正是用他们几十年如一日的劳动
者姿态，在无声的岁月里，为我上
了一堂最深刻的人生课——勤劳、
坚韧、担当。

记忆里，有件事如明灯般照亮
了我的心。儋州佳华小区的家中，
自来水管道不畅，我请了小区的水
电工来修理。事后，这位师傅竟私
下 向 父 亲 索 要 了 100 元“ 服 务
费”。得知此事，我怒火中烧，径直
找到物业公司投诉。物业派人上
门核实，我满以为父亲会据实相
告。可父亲面对来人，却平静地
说：“没有这事，师傅态度挺好，活
儿也利索。”待物业人员走后，我满
心不解地质问他为何要维护那个
水电工。父亲沉默片刻，眼神里透
着一种深沉的体谅：“孩子，那师傅
和我一样，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出
来挣点辛苦钱，养家糊口不容易。
我们要是告发了他，他这份工作可
能就丢了，名声也坏了，以后还怎
么在这行当里立足？做人哪，要多

站在别人的位置想想。得饶人处
且饶人，多积点德，行点善，也是为
子孙后代攒福气。”那一刻，父亲的
话语像一泓清泉，瞬间浇熄了我心
头的怒火，更涤荡了我的灵魂。这
就是我的父亲，一个自己辛苦了一
辈子，委屈咽了一肚子，却依然
能在生活的缝隙里，为他人留一
盏温暖灯火的人。他让我想起路
遥先生笔下的刘巧珍，那颗心，
是沙里淘出的真金，朴实无华，
却光芒璀璨。

2017年，家中突遭变故，阴云
笼罩。那沉重的压力，足以压垮任
何人的脊梁。父母身心俱疲，备受
煎熬。然而，父亲依旧是那座沉默
的山。他紧抿着唇，眼神里是看透
世事的沧桑与不屈的韧劲，他对我
们说：“这或许就是咱家的命，该渡
的劫，躲不过。熬过去，就好了。”
这一熬，就是整整六年。两千多个
日夜，多少心酸苦楚，多少辗转难
眠，唯有我们自己知晓。那深入骨
髓的压力，让我真切地触碰到了俄
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描绘
的那种痛苦、焦虑与无助的深渊。
但也正是在这片苦难的沼泽里，
如同陀翁所言：“苦难是什么？苦
难应该是土壤，只要你愿意把你
内心所有的感受、隐忍种在这个
土壤里面，很有可能会开出你想
象不到、灿烂的花朵。”我挣扎
着，内心被反复捶打，竟也生出
了前所未有的力量。“我怕我配不
上自己所受的苦难”——陀思妥
耶夫斯基的这句锥心之言，何尝
不是我父亲这一生沉甸甸的注
脚？他默默吞咽下命运所有的苦
果，用脊梁撑起了一片天，不曾
让这苦难白白承受。

如今，我也身为人父，膝下有
了两个活泼的儿子。角色的转换，
让我对“父亲”二字的分量有了更
切肤的体会，也更加理解了父亲那
些无声的、无微不至的爱有多么厚
重。父亲一生，最看重“读书”二
字。他常说：“穷家富路。家里再
紧巴，也不能短了孩子读书的钱、
吃饭的粮。不能让孩子在外头因
为吃穿用度，被人看低了。”他是这
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我们兄弟
三人，从小到大，读书的条件从未
因家境的普通而短缺。每月的生
活费，父亲总是雷打不动，准时足
额地交到我们手上，从不需要我们
为五斗米折腰，为生计分心。他和
母亲的汗水没有白流。我们兄弟
三人，最终都顺利地走进了大学的
殿堂，接受了系统的高等教育。如
今，我在儋州市的国企扎根，二弟
在洋浦经济开发区打拼，三弟则在
屯昌县的公务员系统里服务一方。

最让我心头滚烫又满怀愧疚
的，是大儿子一岁那年。那时我在
白沙黎族自治县工作，爱人远在儋
州市王五镇。为了帮我们这个小
家，父亲毅然挑起了照顾孙儿的重
担。多少个清晨，天边刚泛起鱼肚
白，他便从中和镇的家中出发，跨
上那辆老旧的摩托车，迎着晨风，
驶向近二十公里外的王五镇。一
天的忙碌就此开始：哄孩子、做饭、
洗衣、收拾……直到夜色四合，他
为儿媳做好晚饭，看着孩子洗好
澡、安顿妥当，才又骑上摩托，披着
星光，匆匆赶回中和镇，再为我母
亲张罗晚饭。寒来暑往，风雨无阻，
这样的日子，父亲整整坚持了两
年！那辆摩托车的里程表上，记录
的不只是路程，更是一位祖父深沉
如海的爱，是一位父亲对儿子最无
言的支持。每当想起父亲在风中疾
驰的背影，想起他被岁月磨砺却依
旧挺直的腰板，感激与愧疚便如潮
水般在我心中翻涌。

岁月流转，我从大学毕业工作
至今，似乎并未能给予父母多少实
质性的回报。相反，他们依然像两
棵扎根深厚的大树，无私地为我们
遮风挡雨，倾其所有地付出着。我
能做的，只是尽量抽出时间，陪他
回一趟魂牵梦萦的地方——儋州
市西培农场南辰墟的老家。那是
他童年离乡背井前，最后珍藏的故
土记忆。和三叔三婶围坐一桌，几
碟家常小菜，一壶热茶，听他们絮
叨着陈年旧事。父亲坐在一旁，脸
上那被岁月刻下的皱纹，在氤氲的
热气和温情的言语中，慢慢舒展开
来，绽放出孩子般纯粹满足的笑
容。看着这样的笑容，我心中那因
未能尽孝而生的酸涩，才稍稍得以
平复。我无比确信，在未来的某一
天，当岁月的河流奔腾向前，我定
会无比怀念此刻这平凡而温暖的
场景——昏黄的灯光下，父辈们的
笑声，饭菜的香气，父亲舒展的眉
宇。纵使时光已将我历练得内心
强大，羽翼渐丰，可在内心深处，我
依然固执地祈愿：愿我的双亲，老
去的脚步能慢些，再慢些。让我还
能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永远有处可
依，有山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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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熔金，我独立于三亚崖州湾
畔，凝望着百米高的丝路灯塔，在夕
照里折射出久违的亲和感。灯塔沉
默地伫立着，如同一位饱经沧桑的看
海老人，无声地凝视着千年潮汐的涨
落——那潮水，曾经推涌着唐宋的帆
樯，如今又拍打着今日的堤岸；它如
同永恒不息的心跳，既把古老的传奇
推近，又将今日的呼唤拉远。

身处中国最南端的城市三亚，地
处北纬18度，毗邻茫茫大海，既为历代
官吏遭贬谪之地，又是古丝绸之路沿
线，加上地理气候的特殊与民族风情
的相异，从而导致了三亚从古至今就
被冠上了“天涯”的浪漫头衔及人文情
怀，并演绎出系列千年不衰又别开生
面的天涯文化。多的不说，光我们生活
当中的衣食住行，前两件就与三亚紧
密相连，穿越时空隧道，仿佛就在昨天。

我眺望着海边，迎着风，想象着
几百年之前，那位名叫黄道婆的小女
子是否曾在此海边站立？海水波涛
起伏，一波波涌来又退去，仿佛替她
轻轻拍打着双脚，也温柔抚慰着她那
颗被命运漂流的孤独心灵。她带着
对命运的怅惘，也带着对故土的不
舍，从这里登船启程，朝着未知的远
方，向着松江方向去了。

黄道婆少时被命运驱赶，远赴海
南崖州，却在这里意外遇见了她生命
中最为厚重的馈赠，学会了黎族精妙
的棉纺技艺。那些坚韧而柔软的棉
线，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穿梭于
织机之间，编织着御寒的衣物，也编
织着对命运的抗争与和解。她将黎
族姊妹精巧的“错纱配色”“综线挈
花”之法深深印刻于心。后来，当她
重返江南故土，凭着在三亚所学，便
成了松江棉布的革新之魂。她革新
捍、弹、纺、织之具，竟使松江布衣被
天下。织机在无数双手下吱呀作响，
棉线来回穿梭，织出的布匹源源不
断，不仅遮蔽了无数人的身体，更温
暖着前朝后代百姓的心房。

“乌泥泾被”之名传扬四方，其源
头活水，自然出自黎乡海岛。黄道婆
从三亚带走的不只是几件工具、几种
技法；她带走的，是黎族同胞对自然
的体察与利用的智慧，更是对生命本
身的敬畏与温存。棉线从此不再只
是缠绕的丝缕，它被织成衣物，更缝
补起了被寒冷与贫瘠撕裂的无数人
生。这棉布之上经纬交织的，岂止是

纤维？分明是穿越时空的智慧传递，
是温存于人间烟火之上的暖意。

三亚的土地与阳光一样慷慨，仿
佛什么样的奇迹都能发生。袁隆平
前辈当年踏足海南，亦是为了寻索稻
穗里那点微小却珍贵的奇迹。他头
顶着烈日，俯身于稻浪之间，在泥泞
的田垄上一步一陷艰难跋涉，汗水沿
着黝黑脸颊蜿蜒淌下，滴落泥土，顷
刻间便被蒸腾殆尽。他弯腰俯身，目
光如炬，在万千穗粒间苦苦寻觅，渴
望找到那株能承载亿万人温饱的“野
败”。当那株神奇雄性不育野生稻终
于在海南的田垄里被发现时，仿佛太
阳也猛然收敛了灼热的光芒，温柔地
投下祝福的光束。

自袁隆平毅然踏上了南繁育种
之路，就如同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投入
了这绿色的希望里。不是在田间，就
是在奔赴田间的路上。经年累月，他
埋首于稻浪间，把时间、心思和兴趣
都倾注在每一株禾苗之上，只为了与
太阳赛跑，育出更饱满的稻穗。为了
细致观察、记录着每一株水稻的细微
变化，他常常工作在高温酷热、蚊虫
肆虐之中。有次他蹲在田里，汗如雨
下，却因专注忘记一切，直到随行人
员提醒才恍然抬头。那一刻，他仿佛
已与大地血脉相连，生命已和稻穗同
呼吸共命运了。他常爱在稻浪边拉小
提琴，那旋律如清泉淌过田野，如暖

风抚慰稻穗，稻穗在风中起伏，沙沙
作响，那是大地最深沉而丰饶的回音。

饭碗稳稳端在我们手中，但粮食
安全永远是不能松懈的命脉，民以食
为天，生活才有起码的保障。袁老走
了，但他的魂魄早已融入了这片土
地，融入南繁基地每一粒饱满的种子
之中。现南繁基地的田畴间，仍有无
数育种人在追随他的足迹，年复一
年，接力着这场与阳光、与季节、与稻
谷生命律动的漫长对话。谁知盘中
餐，粒粒皆辛苦，当思来之不易，亦当
思其来处，当我们捧起一碗米饭，米
粒晶莹温润，那其中蕴藏的岂止是土
地的能量，更有血汗与生命献给文明
的虔诚供奉。

崖州古城墙上，时光的刻痕如老
人额上的皱纹，深深浅浅，缄默无
语。倘若城墙会说话，一定会告诉你
它曾目睹过黄道婆的远去，也见证了
袁隆平风尘仆仆的归来。他们携带
着异乡的智慧或远方的种子，怀揣着
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冀望，一次又一
次回到这座阳光眷恋的岛屿。而他
们留下的，是这片土地上生长的文
明，不仅仅是升华了衣食温饱，更是
对生命尊严最朴素而庄重的加冕。

站在百米高的丝路灯塔上，已是
晚霞漫天，任凭海风吹拂，我感到一种
前所未有的惬意。在欣赏崖州湾变化
尽收眼底之际，我仿佛看见有身影在
霞光中重叠，黄道婆将黎锦的经纬融
入江南的织机，袁隆平在稻浪间俯首
追寻……他们自云端深处走来，似乎
仍在耕耘着南海边这片永恒的热土。

据说三亚丝路灯塔是我国目前最
高航标灯塔，航标灯射程可达 22 海
里，导航信号覆盖40公里海域，每天
能为崖州中心渔港成百上千艘渔船提
供信号保障。还有丝路灯塔的建筑设
计融合鼎形轮廓与八角钢结构框架，
底部设有妈祖文化、郑和文化等地域
文化元素，而衣被天下的黄道婆的与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精神影响却并
没有突出，这不免是一种遗憾！

黄道婆、袁隆平可不归于一般地
方名人，二者虽然不是出生于三亚，但
他们的成就却与三亚千丝万缕息息相
关。换一个角度讲，黄道婆、袁隆平对
人类社会的贡献远远大于在三亚的影
响，其精神图腾更胜过名人效应，或许
这才是丝路灯塔独有的高度与亮度，
才是我们所仰望的星辰大海。

诗
苑
撷
芳

又过之江
■ 徐良伟

想念怀玉山脉
六股尖蕴含北源
那溪涧的清流汩汩
想念青芝埭尖
南源孕育清冽风骨
化作率水的千声万唤
大源河洪亮的回音
由新安江揉捻
练江研开一路风华

想念遗梦跨湖
那座跨过七千年前的桥
有风马，有持续的光明
有鼎沸的人声
有你此刻内藏天地战鼓
这条江，也有雷霆万钧
有赤诚无瑕
那平凡且微弱的水滴
经过多少个川流的暗夜！
白际山脉延绵
蓄足了新安江
壹仟零柒拾捌个壮美力量
有多少回守旧与拓新
才可成全富春江的水墨长卷！

想念钱塘江庐
泉亭落下多少点滴雨
方可清雅月轮山下这片樱花
听说在秦望山
有人梦见自己
梦见之江静静的流水
流经山中燃烧的枫林
流经柳条复青的枝头

想念秋天来雁
煽动江南复古的风
那是一袭带云的雨
雨落在过客的额头
落在脚下，落在心田
滋开一路向阳的花朵
谁来了又复归
复回了又归来
谁能够在闻涛路上
对着车流可以视而不见？

想念每一个人
都有往来的盼念
余杭在历史上已熟睡多年
多少片云，多少枝花
多少雾霭下的寺院
传来晨钟暮鼓多少响声？
每一次都是心灵的撞动

想念之江荧星
天底下的四季流动
我想用纯洁雪片镶入蓝空
想用热烈的火红映照夏日
想用你深入春天的手
描绘出虎跑泉的音律
我于是沉醉了
拥着斑斓的梦想觐见秋望
望见东南无穷无尽的天际
想着想着，我又过了之江

夏天的云朵
■ 高建帮

蝉鸣切开溽热的正午
树影在柏油路上流淌成河
冰镇西瓜的甜
是童年在舌根的
一小块未融化的回忆
傍晚的雷声
滚过厚实的云层
像谁打翻了装满星星的箩筐
撒落我家阳台的窗外
奶奶的蒲扇摇啊摇
把萤火虫的故事
扇进我汗湿的梦乡
而所有关于夏天的比喻
最终都化作你递来的
那瓶橘子汽水——

“嘭”地一声
气泡里炸开整个夏季的云朵

六月的风
■ 丁当

六月的风翻过矮墙，
把槐花分给邻家的窗。
你数着日历的折痕，
说蝴蝶驮走了半季晴朗。

邮筒在晒褪色的午后，
而你的信总是湿的，
像枇杷叶背面的绒毛。
我数檐角断线的风筝——

忽然你转身数起我，
像数一本过期的月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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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画外音]海南岛虽说秦末就归于在

广东番禺的“南越国”统辖，但真正归属
我大中华，起始确是西汉“伏波将军”路
博德在岛西建立起的“海外第一郡”儋
耳郡。上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
挟“大东亚共荣圈”之野心，踏足海南弹
丸小岛，企图梦想着与占领台湾岛一
样，将海南岛窃为己有。但岛上的中共
抗日勇士以死抗争，寸土不让，坚决还
击。本作者西塬斋主人曾读过儋州抗
日英烈们留下的一本本革命回忆录，其
中一章章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一首首
惊天地、泣鬼神的战斗诗行，字字坚如
钢铁，句句铿锵有力，故赋对联一副赞
叹之：

上联：岛屿一山一水擎日月；
下联：村庄寸草寸木撼胸襟。
横批：家国情怀

第八章 日伪狼狈
詹汉行率领儋县军民围攻袭扰那

大镇鬼子据点，赶走了企图修建岛屿西
部机场的侵略者，迫得日本鬼子重新纠
集力量，进行疯狂反扑和报复，儋县发
生一系列惨案。当地伪军狗腿子又将
詹母诱捕杀害。国恨家仇，同仇敌忾，
詹汉行决定在东成镇的迈格村，给予岛
上的日、伪军以最沉重打击。战斗胜利
后，詹汉行和琼西抗日指战员扬眉吐
气、壮志凌云！

一
詹汉行带领着初创的中共儋县抗

日游击队，在公路上巧设埋伏，不仅机
智地缴获了一挺日本人的“歪把子”机
关枪，也把在那大镇尖岭脚下修建军用
机场的日、伪军吓得夹着尾巴逃跑了。
这是有岛有史以来，海南岛的民众抗击
外来侵略者打的第一仗。虽说算不上
有重大战果的重大战役，但在岛上的中
国人的心中，却是一次惊天动地了不起
的历史性胜利！

西汉“伏波将军”路博德在儋州的
后裔詹汉行，一下子就成了儋县大名鼎

鼎的抗日英雄。家乡白马井镇“伏波
庙”里的几位老住持，听到消息也是极
为感动，觉得詹汉行为祖宗争了脸，为
儋县百姓出了气，所以他们经过商量后
决定，把中镇庙之宝的西汉“伏波将军”
路博德遗传下来二千多年的“伏波鞭”，
授予儋县后辈中的佼佼者勇敢者詹汉
行，以激励他继续英勇作战，彻底消灭
盘踞在海南岛上的倭寇。

詹汉行拿到祖传的“伏波鞭”，更觉
得大义凛然神圣不可侵犯。他亲自在
一个晚上带着两个警卫员，去那大镇上
唯一一家金银首饰店，交代工匠，给鞭
柄两头套上铜套，中间加一道铜箍，一
为美观霸气，二为了防止花梨木柄受伤
开裂。那两个老工匠连夜赶做，一边加
固还一边啧啧赞叹道：“真是好木料啊
……啧啧，古人的东西就是精致哟……
古代将军留下的宝贝传给你，你今后就
是天兵天将，就会有如神助啦……”

但是自打詹汉行赶走了那大镇的
日本鬼子后，鬼子就变得如同疯狗一样
更加野蛮凶残。只要打听到詹汉行可
能藏在什么村子哪个寨子，就马上纠集
几个据点的人马，气势汹汹地包围过
去。进了村寨，不论男女老少，如果不
说出詹汉行躲在哪里，就立即“呀呀呀”
端着刺刀将手无寸铁的百姓一齐捅
倒。如果村里人都跑光了，他们就烧
村、烧山，抓到青壮年后生就倒挂在树
上，泼上汽油活活烧死。（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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